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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白银将社会各阶层卷入市场之中1 

明代白银货币化与社会变迁 
 

万明 
 
 

白银从贵重商品走向货币，从非法成为合法货币的货币化过程，是在明代完成
的。白银的货币化过程是一个社会内部自发的发展过程，首先出现在民间社会，随
后得到了明朝事实上的认可，遂向全国展开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是一个自下而上转
变为自上而下的发展过程，并非是朝廷法令推行的结果。[1]发展至晚明，白银成为
流通领域的主币，在社会经济与生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，以致于我们将晚明称为白
银时代也不为过。白银的货币化，一方面促成了一系列改革的发生和发展，引发了
明朝初年制定的各项制度的崩坏与演变；[2]另一方面，正如马克思所说“货币不是
东西，是一种社会关系”。[3] 随着贵金属白银成为社会上流通的主币，白银货币
体系将社会各阶层无一例外地全部包容了进去，白银货币的极大发展，推动了人们
的社会关系从对人的依附关系向对物的依赖关系转变，中国传统社会从自然经济向
货币经济转变，小农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，晚明社会出现了重要的变迁迹象。事实
上，白银这一久被遗忘的重要社会现象，是我们研究晚明社会变迁的一把钥匙。但
是，迄今为止，资本主义萌芽论和商品经济发展论使学术界长期没有足够注意到货
币经济发展的存在，一般研究都是从商品经济出发，或者把商品经济和货币经济放
在一起，而又往往一笔带过货币经济，很少有人留意白银在明代不同寻常的货币化
过程，更极少注意到白银货币化对社会结构变迁的重大影响。[4]正是出于这样一种
考虑，本文试图以白银货币化作为一个全新的视角，重新诠释晚明社会变迁的历史
轨迹。 

 
一、白银将社会各阶层卷入市场之中 

 
明初，社会结构的上层是皇帝、勋戚贵族和官僚，下层是士、农、工、商，所谓四民。在管

理上，明朝把百姓划分为军、民、匠、灶等户。其中，民户是社会结构的主要组成部分，实际上

包括了自耕农、佃农和一般地主、商人。由于当时社会经济呈现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为主的形态，

总的说来，社会结构是以农民为主体的。这样一种相对稳定的等级结构，在成化、弘治以后，也

就是白银货币化进程加速进行以后，出现了明显的变化。到晚明嘉靖年间，白银已经通过赋役征

收与每家每户百姓发生了切切实实的关联。田赋徭役折银的逐渐增多，促使一般农民的日常生活

与货币以及市场日益联系了起来。在田赋和徭役都折银征收的全社会货币经济化大潮中，自耕农

必须将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产品和农副产品拿到市场去出卖，换取白银缴纳赋税，甚至典卖田宅以

完赋税；佃农要把产品投入市场，才能获得货币去缴纳租粮。这在一开始就令当时人感到了困

惑。成化七年（1471年），湖广按察司佥事尚褫言：“顷来凡遇征输，动辄折收银两，然乡里小

民何由得银？不免临时展转易换，以免逋赍”。[5] 赋役征银，迫使原本自给自足的农民不可避

免地卷人了货币经济之中，卷入了市场之中。 
白银日益与每个小农家庭生活息息相关，在文献中的例征很多，在档案文书中也有表现。现

存徽州文书中，《万历三十一年里长派使用银帐》如实记录了当时里长征派用银的情况，特录于

下：[6] 
三甲里长派使用银于后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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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分派银八两， 
丁粮派银一十二两， 
计三十七户，每户派银一钱。 
共米二十石五斗五升九令九勺， 
每米一斗派银四钱算，丁粮分法共派银二十两。 

下面，银帐按照各户分别记入，共计农户40户，一户内有分为2～5家不等，摊得份额的。农户各

家所该银历历在数。如“吴有朋户”下，记有“米八斗三升五合，该银四钱三分四厘”，均是先

记粮食数字，再记该银数字。共记有吴有朋户，吴仲莹户，吴承周户，占文户，吴爌户，吴垠

户，吴承恩户，吴子正户，吴良户，吴希文户，吴埙户，吴用光户钰、镌、铭，贞烈祠户键、

钰，吴富户，洪连户，吴善户，吴添光户，吴常亮户，吴容户，吴镜户，吴希亮户，吴老户在、

安老、士清，吴加户，吴垄户至、钦，吴达户墟、至、培，吴志德户吴子善、吴子舆，吴老户，

吴子谏户，吴烜户，吴应鳞户，吴应鲤户，吴慕德户，吴子通户，吴燮户，吴定户，吴永连户，

吴域户域、非土、堦、墡，占文户囊、填、君锡、塔儿、四寿，吴春户，吴岩保户。帐内有的户

上记有“完”的字样，可见这是当时里长实际征派运作中的证物。 
为了纳粮，实际上是纳银，农民不得不出卖土地，这种事例大量保存于文书之中，以下就是

一例： 
同户胡瑟，今为纳粮缺用银，今自情愿将前周字三百四十四号，土名四岔山，本身合得壹分

捌厘，杉笛（苗）在上……今自情愿出卖与同户胡朱名下，三面议时值价银二两整。其银当日收

足。其山今从出卖之后，一听买人自行管业投税为定。如有不明等事，尽是出卖人之（支）当，

不及买人之事。所有来脚契文，乃是祖产，不在（再）缴付。今恐人心无凭，立此文契为用。  

嘉靖拾五年二月二九日立    胡瑟  契文（押）契 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中见人 赵佃 （押）[7] 
特别应当引起我们注意的是，在白银货币化趋向明显、加速进程的同时，根据吴承明先生的

统计，1551年～1600年，徽州地价曾出现跌落半个世纪的现象，跌幅高达40%，他认为“这需寻

求解释”。[8]实际上，白银货币的冲击可以说是最合理的解释之一。地价跌落与白银货币化过

程加速同时发生，不是偶然的。成、弘以后，人们交纳赋税中的白银日益增多，以银代役的出

现，以及嘉靖以后一条鞭法的实行，这种社会现实，促使人们以粟帛为富的观念随之改变，而以

货币白银为财富的观念形成，观念转变反映在徽州商人的急剧增加上，也反映在了地价上。 
事实上，交纳赋税外，晚明人们的衣食住行都与白银货币联系着，白银普及到全社会已经成

为现实。在南方商品经济发达地区，晚明市场交易无论大小，普遍以白银作为货币计价交易。以

万历年间浙江张应俞所撰《杜骗新书》为例，该书收集当时社会上形形色色的诈骗案例，是一部

难得的社会纪实文献。总共归纳为24类，83篇。其中，有74篇是关于使用白银买卖交易及欺骗

的，占总数的90%。涉及的地域包括北京、南京、北直隶、南直隶、山东、山西、河南、浙江、

湖广、江西、福建、广东、四川、云南等地，几乎囊括了全国。唯一一例只见“钱”，不见

“银”的案例，是“换钱骗”，讲的是发生在福建建宁的钱桌，值得注意的是，所谓“钱桌，”

正是兑换银钱的处所。此外，书中同时使用银两和铜钱的仅两见：一为50文吃茶钱，发生在北

京；另一发生在浙江东阳，是2文布施钱。以此2例而言，仅占书中货币流通的2%。其中所记有关

白银的用途，包括了当时人们生活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：有以银置田宅、开店铺的大宗财产买卖

交易，也有人们衣食住行的日常花费，如买猪、买油的饮食花费；买布，裁衣、绱鞋的衣着花

费；乘船、乘轿的出行花费，更有人们为了提高身份地位的买进学，买举人，等等，不一而足，

充分反映了白银货币流通联系了整个社会，关系到各个阶层人们的日常生活。由此可以断言，晚

明白银决非只用于大宗交易，而是已经渗透到人们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，与晚明人们的日常社会

生活发生了不可避免的直接联系。[9] 
以广东为例，货币在成化时为之一变，到嘉靖时白银在市场中占据了完全优势： 
交、广自隋以前全以金银为货，唐后始用钱。明朝天顺以前，钱法通行。成化元年、二年忽

择钱过当，虽肉好丰厚者不用，以二折一，名挂索。逾一年乃复旧。嘉靖初年，钱法又忽不通，

以二折一，犹成化元、二时也。乃变而用银，虽穷乡下皆然。凡五年，有司严绳之，犹不能尽通

云。[10]  
这段文献记载反映出广东从用钱到用银的全过程。在隋以前，广东是以金银为交换手段的，但金

银不是作为货币，而是作为商品出现的。唐代以后钱通行起来，直到明朝天顺年间，钱都是流通

领域货币的主角，这种情况发生变化是在成化年间，钱忽然在市场上不能很好地流通，钱法出现

阻滞，这是银得以流通的先导，于是在嘉靖年间转变完成，“变而用银”，银占据了全部市场，

即使贫穷乡下也不例外，都使用白银交易，即使明朝官方严厉禁止也是枉然，白银就这样成为了

广东市场上占据压倒优势的货币。成化时开始转变，到嘉靖时奠定不可逆，这是明代白银货币化

过程的一个典型范例。 



南方经济比较发达，北方又如何呢？天子脚下的宛平县里，到万历年间“每民间有事，应与

拘送，则有鞋脚钱；或已就拘执，两愿和息，则有酒饭钱；奉檄踪迹奸宄，未得而株连之，则有

宽限钱；已的而墨覆之，则有买放钱；城内每家有灯油钱；买卖房契有画字钱；各巷搭盖披檐有

隐报分例；相验有被犯法物；每初签及年终，置酒邀会，每家银三五分，则曰打网、曰秋风；催

收房号，展转支吾，则曰那上攒下；送赂以分计者，则曰几厘；以钱计者，则曰几分；巧立名

色，莫立刻枚举”。[11] 这里所说的“钱”，其内涵不说全部，也可以说绝大多数指的是银

子。 
还可以北直隶濬县的实例加以说明。王肯堂的《 辞》，是作者于明末崇祯初年任北直隶濬

县知县时的断案实录。[12]濬县，在今河南，属于华北地区。根据初步统计，在王肯堂所记录的

304则案例中，无论是刑事案件，还是民事案件，共计涉及到货币、财产的有165例，超过了案件

总数一半以上。涉及货币的案例，确切涉及到白银的有89例，占总数的30%；涉及到铜钱的40

例，占总数的1 0%，使用比例不到白银的1/2；其他还有许多关于买卖或财产、债务纠纷，没有

具体提到货币种类的案例36例，按照以上的货币比例，可以推知一般是以白银为主。如此来看，

在晚明北方民间的铜钱流通，比南方相对要多一些，究其原因，一是南北经济发展不平衡，一是

晚明统治者一直希望掌握通货控制流通以摆脱危机，因此铸造钱币，强令民间通行使用。虽然如

此，在北方流通领域中毕竟还是以用银为多数。 
按照地区分类，即使是边远的、本来不用银的地区，如云南例用海贝，在万历年间也留下民

间用银的实证，下面的借据可以说明： 
立借银约人张瑚，系安宁州民，口新化州吏。为因缺用，情愿凭中力约，借到本州牧民

赵口口名下松纹银壹两五钱，每月共行利巴伍索。其银限至本年三月终一并归还。如若缺少

分纹，将月赴官理取。今恐人信难凭，立此借约存照。（押） 
实计借纹银壹两伍钱，每月共巴伍索，将号票一张作当。万历伍年贰月伍日立 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借口约人    张瑚 （押） 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中证代保人     戴  （押）[13] 

这里尤其应该注意到，如果借银不归还，“将月赴官理取”，说明了法律保护以银作为货币的财

产权；而借据写有“将号票一纸作当”，其中“号票”值得进一步研究。 
白银成为实际上的主币，为人们生活所必需的例子，举不胜举。成、弘以后，白银增值，民

间高利贷盛行，《皇明条法事类纂》载：绍兴致仕乡官有“生放钱债，曾有一两而取八九两

者”。[14]  也有取利不高的，如徽州商人程琐“终岁不过什一，细民称便”。[15] 
在地产交易中，重要的是需向官府交纳交易税。《大明令· 户令》原定：“凡买卖田宅头

匹，务赴投税，除正课外，每契本一纸，纳工本铜钱四十文，余外不许多取”。[16] 这种纳铜

钱的情况在明后期发生变化，银代替了铜钱。如万历时休宁县给付的买田契尾，明称税契银两，

“候作解部之数，各县遵行。其税契尾，须该府填号给发……并县用印”。[17] 从现存契约

看，崇祯八年（1635年）后，房地等交易一律要用官印契纸，交纳税银，照例“每两三分”。

[18] 
民间不仅买卖田地等大宗财产以银支付，如民事修造，也要以银均分，见弘治六年（1493）

祁门县重修房屋合同： 
九保住人江庭杰同弟庭富、庭相、江希胜、希旺，仕进共承有祖房壹片，因旧屋住歇年

久，兄弟叔侄商议，均做均分，江庭杰、庭富、庭相叁人管业壹半，江希胜同弟希旺合得壹

半，江仕进分数在内。造屋亦要照分均出银两，买料应办物件等项，务要依时先付银两纳

众，无得推却。候监造屋宇完成，听从照分抽阄，各自装拆住歇。……今议之后，无许故

违，如有此等，甘罚花银伍两入众公用……立此为照。[19] 
民间合同中违约交纳罚金，均是用银。这在现存徽州土地买卖文书中可以找到大量例证，兹

不再胪列。 
不仅是人们的衣、食、住、行日常生活，而且生老病死也要由银子来打点。在丧葬上，烧埋

银始见于元律，[20]为明代所延续。《大明律·刑律·人命》规定过失杀人，依率收赎，给付被

杀之家以为营葬；车马杀伤人致死者，追烧埋银一十两；窝弓杀伤人致死者，追烧埋银一十两；

威迫人致死者，追烧埋银一十两。万历间《问刑条例》补充规定，应偿命的如遇赦，追银二十

两；如贫穷的追一半。殴人致死，要给死者家属养赡费，殴人致残疾者，要给“埋葬银两”。

[21] 
成、弘以后，各种物价均用银表示已经十分明显，白银不仅取得了流通手段的职

能，而且取得了价值尺度的职能，于是完全具备了货币的两种基本职能。白银货币
扩大发展，带来的是市场的扩张。民户生活与白银产生日益增多的联系，也就是与
市场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联系。因此，市镇在成、弘以后的普遍兴起与白银也有着直
接关系。明后期乡村集市发展，市镇蓬勃兴起；城镇市场繁荣，扩展为区域市场，



而区域市场规模扩大，最终形成了全国性市场。[22] 与市场扩大发展同时发生的是
两大市场的形成：一方面田赋折银，赋税货币化促进了粮食市场的形成；另一方
面，赋役货币化，迫使更多农民脱离土地，加速了社会分工进行，农民进入城市，
成为自由劳动者，城市劳动力市场形成。在市场上，一边是资本的积累，劳动的雇
佣，一边是失去生产资料的劳动力的出卖。如《西台漫记》所载晚明苏州市场状
况：[23] 

我吴市民，罔籍田业，大户张机为生，小户趁织为活。每晨起，小户百数人，嗷
嗷相聚玄庙口，听大户呼纺，日取分金为饔飱计。大户一日之机不织则束手，小户
一日不就人织则腹槁，两者相资为生久矣。 

万历十六年（1588年）明朝“新题例”中，说明“只是短雇，受值不多者，以凡
人论”。[24]有学者认为这“不过是肯定事实，并没有多少新的意义”，[25] 但
是，这却表明了一个事实，短工受雇于人，受法律保护，以劳动而“受值”。 
“值”在当时就是以银为价值的报酬。从文献记载看，成、弘以后各地徭役征收白
银，以银雇工的事例，不胜枚举，国家法令予以法律上的认可。这对于新雇佣关
系，即经济关系的确立是有意义的。晚明劳动力市场形成，不仅在江南城市存在，
在北方也有同样的市场，如开封土街角有“短工市”。[26] 吕坤记万历时河南民间
雇夫一名，“每月银二两，每岁实费银二十四两”。[27] 而实际各地短工工钱很不
统一，即使是同时同地也存在差异。那么长工呢？据庄元臣《曼衍斋草》载：“凡
桑地二十亩，每年雇长工三人，每人工银二两二钱，共银六两二钱。每人算饭米二
升，每月该饭米一石八斗……每季发银二两……四季共发八两”。[28] 这是江南的
事例。《沈氏农书》言：“长年一名，工银三两，吃米五石五斗，平价六两五钱，
盘费一两，农具三钱，柴酒一两二钱，通十二两”。[29] 虽然工银不高，但确是以
银计值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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